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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来 越 冷
熊燕君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天气也越
来越冷了，村里的十多个鳏寡孤独老人
无不忧心忡忡。

这些老人中年龄最小的 75 岁 ，最
大的 83 岁。 这些老人有的丧偶一二十
年，有的老伴去世不久 ，他们虽然有子
女，可子女都不在身边，女儿早已出嫁
有了新的家庭，儿子则外出打工，只留
下这些老人在村中留守。 一日三餐都吃
不好，十个老人九个患病，没病的那个
左腿残疾。

白天，这些老人便自动聚集在村里
休闲广场北侧的那面矮墙边晒太阳，聊
聊过去，聊聊现在，却不聊未来。 按他们
的话说，都七八十的老人了，今晚脱下
鞋和袜，明天早上能不能活着，谁也不
敢保证，哪还有什么未来？

这话听起来刺耳，却很实在。 去年
春节前，大雪一直下个不停，镇里有四
个村庄五个留守老人先后去世，他们中
间有的患病， 有的因天太冷没挺过去。
今年的春节会不会还下大雪，谁也猜测
不到， 可最近几天气温翻着跟头往下
降，冷得邪乎，肯定还得有人因天冷而

挺不过去。 具体是谁，没人能预测到。
老人们正聊着，只见一个陌生的年

轻人向他们走了过来 。 年轻人身材瘦
弱，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袄，显得气质
不凡。

“这人是谁呢？ ”老人们正在疑惑，
那个年轻人笑着跟他们打招呼，并从口
袋里掏出香烟，一一递给这些晒太阳的
老人。

递完香烟， 年轻人笑着自我介绍：
“我叫邵虎， 是村里新任的村党支部书
记，昨天上午刚来咱们村，对村里的情
况不熟悉。 虽然赵主任和其他几个村干
部向我介绍了村里的详情，可我心里还
是没有底，所以决定到村里走走 ，熟悉
熟悉环境……”

老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年
轻人是新任的村党支部书记，听说是县
政府下派的。

“啥下派的，估计是来镀金的，转一
圈，待上一年半载就回去了，回到县里
就升职了！ ”一个老人轻声嘀咕着，一脸
的不屑一顾。

从这些老人的表情中， 邵虎看出了

他们对自己并不欢迎，而且持有敌意。换
句话说， 这些老人根本不拿邵虎这个新
任的村党支部书记当回事。 邵虎来到他
们身边将近十分钟了， 可是没有一个老
人主动站起来，他们慵懒地靠着墙，好像
这个世界任何事物都跟他们没有关系。

看到这儿，邵虎并没有生气 ，而是
蹲在最右边那个老人身旁，笑着跟老人
们聊了起来。

邵虎这一蹲 ， 让这些老人吃了一
惊，他们不由自主地动了动身子 ，都把
目光投向邵虎。 邵虎开始跟老人们拉起
家常。

见老人们手中的香烟即将抽完，邵
虎忙起身，又向每个人递了一支。 这下，
老人们慌了。 邵虎每给一个人递烟时，
老人都会站起来，跟第一次接烟时的情
景截然不同。

烟雾缭绕中，老人们的话匣子打开
了，无论邵虎问什么，老人们都一一回
答，你一言我一语，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此时，邵虎的两腿蹲麻了 ，他站起
来稍微活动一下， 又向老人递上香烟。
这次出来，邵虎两个口袋里装着四盒香

烟。
几天后，村里那十多个鳏寡孤独老

人接到一个通知，村干部让他们一起住
进村党支部西侧五十米处李亮的房子
里。 李亮夫妻俩现在到城里跟儿子一起
住了，他家的房子一直无人居住 ，屋里
空调、电扇、热水器啥都不缺。

那天跟鳏寡孤独老人们谈话后，邵
虎回到村党支部，便开会跟其他村干部
商量，现在天气越来越冷，那些老人都
为自己如何过冬发愁，不如跟李亮协商
一下， 让那些老人搬过来住进李亮家
里。 李亮家里空调、电扇、洗衣机、热水
器，一应俱全，一个冬季也用不了多少
电，到时候电费由村里支付。 每天晚上，
咱们几个村干部必须要有一个人到李
亮家里照看那些老人， 他们年龄大了，
万一晚上有啥意外，照看的人就可以随
时拨打 120 电话。

当那十多个鳏寡孤独老人知道事
情的来龙去脉后，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
的。 站在李亮家里，看到眼前铺得整整
齐齐崭新的被褥， 老人们百感交集，他
们知道这个冬季不会再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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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钓 之 美
钱续坤

世事芜杂 ，俗事缠身 ，到了双休日
或节假日，只要没有特殊情况 ，我必定
骑上单车，背上鱼竿，兴冲冲地奔向郊
外的沟渠塘塥，孑然占据一片偌大的空
间，静静地感悟那哲学，潜心地体验那
或沉或浮的钓趣。 即使是一日枯坐，两
手空空，也不怎么懊悔；反倒觉得坐在
水边，看白云跌入池塘的窘态 ，赏鲜花
争相绽放的美丽，观蜻蜓兀立竿头的优
雅，不仅意趣盎然，而且美不胜收。

野钓之美 ， 首先在于能够修心养
性。 其实钓鱼是最磨性子的事情，初钓
者一般不会揆情度理，相机行事 ，大多
急不可耐地提竿，火急火燎地看饵 ，心
浮气躁地挪窝，结果是心里越急 ，鱼儿
越不上钩。 偶尔看见浮漂在轻轻地移
动，就手忙脚乱地猛然起竿 ，最后空留
下湿漉漉的、水淋淋的遗憾。 好不容易
钓上一条 ，便会手舞足蹈 ，呼朋唤友 ，
全然没有“一蓑一笠一扁舟 ，一丈丝纶
一寸钩。 一曲高歌一壶酒，一人独钓一
江秋”的雅致与情趣。 而真正的钓者则
是双手紧握鱼竿，眼睛盯住浮漂 ，用第
六感官去体味鱼儿咬钩前的那种犹豫

与狡黠 ，其上钩也罢 ，不上钩也好 ，始
终都能平心静气地面对那微微泛起涟
漪的水面， 仿佛整个身心都与大自然
融为一体了，所有的烦恼与苦闷 ，此刻
都烟消云散，一切的喧嚣与困惑 ，此时
踪迹全无，似乎那“闲来垂钓碧溪上 ”，
那“斜风细雨不须归”，那“驻眼看钩不
移手 ”，那 “落日桥边系钓舟 ”，都是自
己曾经所为，又是现在自己所不为的 ，
这种垂钓的况味 ， 是否已经达到了欧
阳修所推崇的境界———“钓翁之意不
在鱼” 呢？ 我显然还没有进入忘我之
境， 但是认为能从滚滚红尘中抽出时
间，来钓风钓雨钓春秋，钓山钓水钓天
地，享此一乐，足矣！

享此一乐，那是心理感应使然。 野
钓之美， 还在于能给人以唯美的视觉
盛宴：初春时吐芽的芦蒿 、夏池里绽放

的荷莲、秋风中摇曳的芦苇 、冬阳下明
镜的溪水， 哪一样不让人为之怦然心
动？ 以至于我每次选择好钓位，并在打
好酒窝之后 ， 都要花上半个小时乃至
更长的时间，沿着沟渠塘塥走一走 ，看
一看， 目的无非就是欣赏一下周边无
处不有的美景 ； 有时还煞有其事地拿
出手机，随意地“咔嚓”几张 ，再通过微
信转发，与朋友们一起愉悦地分享。 一
般情况下，垂钓时是心无旁骛的 ，但是
钓累了 ，你不妨站起身子 ，伸个懒腰 ，
此时你目之所及，是天空的包容 ，是波
光的潋滟， 是绿树的倒影 ； 你身之所
感 ，是和风的吹拂 ，是空气的新鲜 ，是
呼吸的自由……还有什么不能让人释
怀，不能让人忘忧呢？ 你显然就是这幅
画的主人， 那钓竿就是灵动的画笔，那
碧滩就是铺开的宣纸 ， 可以忘情地或

“丝垂遥溅水”，或“出没风波里”，或“垂
钓寒江雪”了……

野钓于人挑剔的味觉而言，那也是
鲜美无比的。 憨态可掬的鲫鱼，无论是
熬汤还是红烧， 那都是菜中的极品；营
养丰富的黄丫，炖上一锅豆腐 ，筷子与
勺子一起上，叫人大快朵颐 ；活蹦乱跳
的苍条，用油煎，或者裹上小麦粉炸了，
绝不比肯德基与麦当劳的薯条逊色。如
果野钓没有任何收获， 其实也不要紧，
那渠边的茭白 、塘中的莲蓬 、塥里的菱
角，哪一样不是原生态的？ 有时索性放
下钓竿，到枞树下捡三九菇 ，到塘埂边
铲地心菜，到山场上摘野果子 ，哪一回
会一无所获？ 心满意足地踏上归途，遇
上熟人免不了会炫耀一番 ， 有人半开
玩笑半认真地说 ：“你这哪是野钓呀 ？
你这是吊人家的胃口呢！ ”

当然 ，野钓之美远远不止这些 ，譬
如翘首以盼的期待之美 、 紧张刺激的
遛鱼之美、若有所失的遗憾之美 、自然
豁达的放生之美等等 ，不是亲身经历 ，
那是切切难以体验到的 。 ———走 ，现
在有时间，咱们这就野钓去！

糨 糊 大 师
李 吟

餐厅里， 张吉祥看着糨糊大师，一
脸惊讶。 他感觉糨糊大师一点不糨糊，
像挺拔的不老松。 张吉祥心里佩服，就
给糨糊大师敬酒， 高喊 “大师健康长
寿”。

糨糊大师当然喜欢健康长寿，立即
拱手微笑。 他是当地文艺界的泰斗，琴
棋书画样样高超， 大家都称他为大师，
可他摇头否认，说自己姓胡，一个写写
画画的匠人，算啥大师，就是一盆糨糊
而已。 人们不同意，说：糨糊有哪样好？
摸不得甩不掉……糨糊大师立即表示：
糨糊多好，能把别人的优点和人间美好
粘贴糅合一起，增强自身本事，一生吃
穿不愁……糨糊大师说得何等美妙。

此时， 张吉祥恭维完糨糊大师，脸
上又露出玩世不恭的笑意，因为酒精在
身上像蚂蚁一般涌动。 他大喊一声：“糨
糊，给我画张像。我这相貌咋样，大师？ ”

众人听后哑然。 大家都是当地有头
有脸的人物，刚参加完“新时代慈善文
化发展座谈会”， 县慈善会举办的。 眼
下，众人正在餐厅里推杯换盏，听到张
吉祥一声响亮的“糨糊”，大家立即盯住
张吉祥飘红的脸，然后起哄 ：张总那张
脸比熊猫脸还珍贵，画一幅必须付费十
万元。

张吉祥听到赞美声 ， 脸上荡漾神
采。 他过去也是一位文学青年，在地级
报上发过两篇散文。 他曾经发誓要拿到
诺贝尔文学奖，后来经商，写作搁于脑
后，便自谑：这辈子只能拿“萝卜儿”文
学奖了……此时，他神情异样 ，盯住糨
糊大师。

糨糊大师也盯着张吉祥。 他已七十
多岁，脸上的光泽度很高，皱纹不算发
达。 他的眼睛很大，不现浑浊之光；头上
发丝有些稀疏，但整理得一丝不苟。 他
抿抿嘴，说道：“张总年轻有为，相貌堂
堂，前途无量。 老朽若有幸给你画张像，
算是三生有幸。 若付费，无需十万，三万
起码。 ”

张吉祥听后一怔，大笑道：“丑陋之
相，值价三万？ ”

糨糊大师微笑道：“尤其是你那颗
富贵痣，重若千钧。 ”

张吉祥听后条件反射一般，摸摸额
头左上方那颗大黑痣， 说：“糨糊大师，

你居然找到了让我满意的兴奋点。 ”
众人听后大笑，说张总的兴奋点在

脸上茁壮成长。
众人一边哄笑，一边喊叫 ，要服务

员快快送来笔墨纸砚，让张总的兴奋点
闪亮登场，并将现金当场兑付。

张吉祥也大笑 ， 说自己乃一只蚂
蚁，何谈富贵？ 他朝糨糊大师举起杯，想
转移话题，问道：“糨糊大师，你除了写
字画画，还有其他爱好吗？ ”

糨糊大师说：“吃喝玩乐 ， 我都喜
欢。 ”

张吉祥再问：“喜不喜欢美女？ ”
糨糊大师说：“当然。 ”
张吉祥还问：“那你这辈子最喜欢

的是啥？ ”
糨糊大师说 ： “我最喜欢的是吃

饭。 ”
张吉祥问：“吃饭？ ”
糨糊大师反问道：“难道你不喜欢

吃饭？ ”

张吉祥张开嘴，出声不得。 他见众
人笑得更加放肆，便起身去洗手间回个
电话。 他出来时，见两位服务员共同发
力，手上展示着一张漫像。 张吉祥本是
迷蒙的醉眼一时窦亮，看着漫像上那颗
硕大的黑痣，喊一声：“糨糊大师，那痣
夸张了吧？ ”

糨糊大师说：“那是富贵痣，越大越
好，还会增长。 你是爱心永存的企业家。
你是前途广阔的企业家。 你是大气磅礴
的企业家。 ”糨糊大师说完，与众人辞
别，走出酒楼。 糨糊大师没向张吉祥提
出收费。

张吉祥将自己的漫像卷好，走出酒
楼。 他想起在聚餐前加了糨糊大师的微
信，犹豫了一下，还是给糨糊大师转账
三万。

第二天，张吉祥给糨糊大师的转账
退回来了。 可能是糨糊大师没看微信
吧？ 他立即重新转账，还在糨糊大师微
信对话框里送上一杯“咖啡”。 一会儿，
糨糊大师也回送张吉祥一杯“咖啡”。

第三天，张吉祥发出的转账又被退
回。 他又给糨糊大师转账三万。 糨糊大
师还是拒收。

再过几天，张吉祥将五万现金送到
县慈善会，署名是：糨糊。

故 乡 的 雪（外一首）
黄红彦

摘一朵故乡的雪花
轻轻放在掌心
那雪，穿越记忆的长廊
从童年的欢笑中悠然飘落

城市的雪，短暂而匆忙
像是过客，匆匆一瞥
而故乡的雪，悠长而深情
如同老友，静静守候

它落在老屋的瓦片上
染白了屋檐下的风铃
它飘在村头的大树下
与儿时的足迹轻轻重叠

故乡的雪，是岁月的信使
带着温暖与纯真
轻轻覆盖在每一寸土地上
轻盈，圣洁，不染尘埃
让我朝思暮想
在这样一个叫做“根脉”的地方

环卫之歌

小镇在黎明的柔光里苏醒
薄雾谱写着黎明的序曲

朝霞似绚烂的织锦
温暖人心

落叶如散落的音符
等待收集
他挥动扫帚
如指挥的乐师
每一划都奏出劳动的乐章

三轮车似小镇移动的风景
承载着环卫人的汗水与坚韧
青石小径曲折蜿蜒
都留下他辛勤耕耘的轨迹

风轻轻地拂过他的脸庞
落叶乖乖地被扫入
小簸箕和三轮车
橘黄的身影
在朝霞中闪耀
渐渐明亮，愈发耀眼

犹如一尊生动的雕塑
成为小镇街头最暖的画面
融入晨曦
把清新与美好静静铺展

江 南 之 冬（外二首）
杨剑横

冬日的江南静谧如画
细雨轻拂，朦胧了轻纱
石板小巷，岁月悠长
寒风细语诉说着过往
老树秃枝挂满白霜
湖面如镜倒映着苍茫
烟波江上，渔火微亮
孤舟摇曳，似梦中徜徉
檐下冰珠轻挂
古桥残影，映白雪皑皑
寒梅傲立，暗香浮动
竹篱笆外，野径少人行
风拂枯藤似故人低吟
时光深处藏着旧梦影
江南之冬，诗意渐分明
薄雾轻绕，山川隐幽径
白墙黛瓦静默中倾听
冬阳斜照暖意融心境
江南冬韵如诗如画屏
寒风轻拂，水面起微澜
江南之冬藏着情与念

待春归来再续未了缘

我坐在一片绿洲上

爬过山，渡过河，跨过桥
走过山山水水
我坐在一片绿洲上
风雨、雪花、尘烟
还有行走的灵魂
带不走的情愁别恨
掷地有声

随 想

一串串长短的影子摇曳
游子的孤独遗留下来的脚印
深深浅浅，一声不响
一个垂钓者在拱桥上放下钓线
闪烁的灯亮
摇动了浮漂的鱼饵

墙 上 的 时 光
詹 华

在家装新房时， 朋友建议在墙上
贴墙纸， 或刷彩色涂料， 我思忖半天，
决定只刷成大白墙。 朋友不理解， 新
居的墙面上什么都没有， 缺少生机与
亮色。 而我不认同， 之所以选择留一
方白墙， 其实是另有心思。

搬进新居后， 立刻买了一台心仪
已久的投影机， 客厅一侧的大面积白
墙， 恰到好处充当了幕布的作用。 将
投影机打开， 二百寸的电影画面在墙
上绽放， 真正感受到儿时在电影院里
观影的效果。 很多时候， 我们选择简
单， 其实却能在简单之中勾勒出无限
色彩。

墙， 虽然是没有生命的陈设， 但
我们可以通过对其渲染来激活它的生
命。

乡下的堂弟即将结婚， 虽人逢喜
事， 却因为一堵墙窝心。 堂弟的婚房
对着不远处， 有一面四米高的黑黝黝
的石头墙。 据老人们讲， 这面墙是村
里古董级的 “神物”， 老人们不允许私
自拆除。 堂弟的未婚妻说， 每天一拉
开窗帘，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黑乎乎的
石头墙， 哪还会有好心情呢？ 就为这
事， 她跟堂弟怄气， 说不拆掉石墙就
不结婚。 眼看婚期将至， 堂弟虽是焦
急 ， 却不知如何是好 ？ 得知此事后 ，
我求助一位装修设计师朋友， 他在实
地考察之后， 提出一个建议， 说既然
石墙没办法拆除， 不妨对它做一下改
造。

当我再次赶到堂弟家参加婚礼 ，
看到黑乎乎的石墙不见了， 取而代之
的画面是， 蔚蓝的天空下， 一株株错
落有致的向日葵， 迎着太阳开放……
我有些感动， 第一次体会到， 颜色里
洒满了阳光的味道。

或许， 登山运动员最初便是从爬
墙头开始， 才攀出了一生的热爱。 那

时， 我正值活泼淘气的年纪， 爬墙头
是最能体现活泼好动性格的。 儿时爬
墙， 其实是在学着用各种办法去征服
眼前的一座座 “高峰”。 最初， 面对高
于身高很多的墙头， 我想到搬来梯子
爬上去。 再大一些， 不用梯子， 脚下
垫起几块砖头， 或是踩着小伙伴的肩
膀就能爬上墙头。 直到长到伸手与墙
头差不多的年纪， 只需轻轻一跃， 身
子便可凌驾于墙头之上。

从小到大， 喜欢爬墙， 大概是受
了 “爬上墙头等红杏” 的启发， 以为
爬上墙头， 就可以摘到那边的 “好果
子”， 但实际上， 爬上墙头， 那边往往
没有任何美味诱惑， 只是让我们的视
野更加开阔。 当我们能看得更远的时
候 ， 则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 。 看来 ，
爬墙也是一种励志运动， 当初选择离
乡外出打拼创业的想法， 也是因为儿
时爬上了墙头， 在登高远眺之后， 才
激发了长大之后的奋斗目标。

儿时， 无论家里外面， 凡是有墙
的地方， 必定不是被爬过， 就是被涂
鸦得不成样子。 那时， 只是将墙头作
为一件玩具对待， 甚至是把墙当成了
一个小伙伴来整蛊， 从未想过很多对
墙体的做法都是不文明的行为。 长大
之后， 我的心会对身边的墙， 抱有一
种既崇敬又愧疚的感觉， 也就更加见
不得那些肆意往墙面上贴广告、 喷污
秽的不道德行为。

一面墙， 无论是否历经风雨、 饱
经沧桑， 无论是否清新亮丽、 五彩斑
斓， 它都能为我们遮风挡寒， 我们都
该对它视如朋友。 因为有了墙的陪伴，
我们的世界， 就会多一丝温暖， 我们
的隐私， 才会多一层保护。 如果我们
的世界， 没有墙的陪伴， 即使看得见
海阔天空， 可是我们的内心， 一定会
因此缺乏些许的安全感和幸福感的。


